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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送
我
的
魂
魄
經
過
瘡
[
吳

探
問
造
化
如
何
安
排
我
的
來
生
，

不
久
我
的
魂
魄
重
歸
體
內

囘
報
說
：

「
天
堂
地
獄
都
卽
我
本
身
。
」

1

魯
拜
集

從
民
國
六
十
年
到
現
在
的
六
年
間

。
奚
淞
只
創
作
過
兩

篇
作
品
，

一
是
「
現
代
文
學
」
四
十
四
期
裏
的
「
封
神
榜
裏

南
亭

的
哪
吒
」
，
另

一
則
是
「
現
代
文
學
」
復
刊
第
一
期
裏
的
「
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」
。
傑
出
的
作
家
不
必
以
浩
若
湮
海
的
作
品

來
舖
棟
他
的
聲
名
。
對
於
奚
嵌
，

我
們
也
應
有
這
樣
的
評
價

。
雖
然
只
是
兩
篇
短
篇
，

却
充
份
的
頭
示
了
他
極
可
發
掘
的

才
華
；
他
精
心
彫
琢
的
文
字
格
局
走
勢

，
他
對
生
命
華
本
情

境
的
一
些
深
悟
洞
識
，

這
些
證
明
了
奚
淞
的
創
作
生
命
將
會

有
更
多
的
可
能
性

，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應
寄
莘
他
有
更
開
闊
的

格
局
。

|
—
談
奚
淞
作
品
中
的
倫
理
世
界

不
是
文
學
批
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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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，
作
爲
一
個
誼
者
，
當
我
們
反
反
覆
覆
的
在
讀
他

那
兩
篇
作
品
，
想
要
知
道
在
它
那
虛
迷
華
艷
，
彷
彿
有
著
古

代
香
爐
篆
煙
之
美
的
小
說
佈
局
中
，
究
竟
想
要
告
訴
我
們
甚

麼
時
，
困
惑
便
產
生
了
，
難
道
，
在
永
生
的
河
逯
，
由
兩
朶

倂
成
一
朶
的
蓮
花
才
是
我
們
救
贖
的
根
極
嗎
？
或
者
，
「
我

們
要
走
出
去
嗎
？
我
們
一
定
得
走
出
去
嗎
？
」
這
種
古
典
而

淒
美
的
質
疑
，
竟
能
破
解
我
們
生
命
幽
暗
的
困
局
嗎
？

哪
吒
＇
．
看
你
逃
到
那
囊
！

「
封
神
榜
裏
的
哪
吒
」
，
有
兩
個
世
界
的
衝
突！

－
個

是
在
人
的
裏
面
的
靈
慾
二
元
衝
突
，
一
個
是
在
人
的
外
面
的

人
與
社
會
衝
突
。
兩
種
表
象
不
同
的
衝
突
，
本
質
上
仍
然
只

是
一
個
衝
突
，
如
果
一
切
都
是
命
定
，
我
們
要
如
何
割
捨
命

定
的
臍
帶
？
如
果
自
由
是
可
能
的
，
我
們
的
自
由
要
棲
息
何

處
？

哪
吒
的
存
在
，
是
一
種
「
應
敖
」
的
存
在
，
是
一
種
充

份
意
識
到
自
己
「
應
級
」
存
在
本
質
的
一
種
存
在
。
整
個
的

哪
吒
，
在
他
的
裏
面
，
集
結
了
種
種
矛
盾
與
衝
突
。
蹄
結
來

，
這
是
一
種
「
存
在
」
的
淆
感
：

「
師
傅
，
我
的
出
生
是
一種
找
尋
不
出
原
因
來
的
錯
誤

；
從
解
事
開
始
，
我
就
從
母
親
過
度
的
愛
和
父
親
過
度
的
期

待
裏
體
會
出
來
了
。
他
們
似
乎
不
能
正
視
我
的
存
在
，
竭
力

以
他
們
的
想
法
塑
造
我
，
走
上
他
們
認
許
的
正
軌
。

父
親
希
莘
我
能
和
兩
個
哥
哥
一
樣
學
文
習
武
，

變
成
優

秀
的
將
才
。
一
樣
不
錯
，
我
樣
樣
超
出
了
他
的
要
求
，
非
但

哥
哥
們
竊
下
炻
嫉
我
，
有
時
父
親
砉
見
我
異
於
一
般
孩
兒
的

筲
力
，
也
由
嘉
許
變
了
冷
然
的
臉
色
，
我
看
得
出
在
他
淡
薄

的
鼓
勵
言
辭
的
背
面
有
異
樣
的
砷
悄
。
…
…
然
而
，
在
她
(

母
親
)
的
快
樂
中
，
我
也
敏
感
到
她
自
己
都
不
願
意
看
見
的

不
安
丨
—
這
孩
子
怎
一
點
也
不
像
他
的
兩
個
哥
哥
呢
？
」

被
命
定
了
具
有
胂
人
般
筲
力
的
哪
吒
，
或
許
是
過
份
的

自
憐
吧
，
在
殘
缺
的
人
世
，
他
是
沒
有
匹
對
的
孤
獨
者
。
家

庭
，
這
個
倫
範
之
源
的
華
礎
，
只
不
過
是
他
咀
嚼
更
孤
獨
滋

味
的
起
步
。
哪
吒
沒
有
救
贖
，
砷
人
終
究
只
能
在
永
生
之
河

邁
，
過
著
他
寂
靜
無
盤
的
生
活
。

與
出
生
伴
隨
而
來

，
腰
纏
的
紅
紗
，
在
丑
時
的
出
生
時

辰
，

一
切
都
是
人
命
定
的
條
件
。
「
紅
紗
」
就
是
人
命
定
的

「
惡
」
的
根
涯
。
柏
拉
圖
靈
慾
二
元
的
截
然
劃
分
，
在
哪
吒

的
世
界
裏
有
著
非
常
極
端
的
表
現
：

「
常
常
坐
在
我
樓
上
的
房
裏
，
兩
手
緊
握
，

雙
腿
縮
攏

，
只
靜
靜
地
觀
看
浮
雲
消
逝
在
窗
外
屋
簷
的
逼
綠
，
我
用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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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凝
望
來
計
算
什
麼
事
也
不
做
的
時
間
。
有
時
候
我
竟
忘
了

我
正
在
長
大
，
竟
恍
恍
徳
袍
地
感
覺
到
了
快
樂
。
但
是
偶
而

劃
空
而
過
的
雁
啊
！
把
我
一
下
子
擊
個
粉
碎
。
美
麗
的
，
伸

展
著
巨
翼
的
雁
，
是
如
何
地
中
矢
墜
落
啊
！

我
看
見
雁
飛
，

手
膀
的
筋
肉
就
不
聽
話
地
自
行
彈
跳
起
來
，
彷
彿
在
催
促
我

，
去
取
弓
，
去
取
箭
。
去
嘗
一
甞
使
大
力
得
到
鮮
血
的
漩
味

。
冷
汗
於
是
便
溶
滲
地
從
額
垂
掛
下
來
。

「
我
的
心
在
身
體
的
經
歷
和
磨
練
中
漸
漸
地
定
型
，
那

型
狀
如
果
不
是
意
味
著
殘
缺
又
是
什
麼
呢
？

「
只
要
是
活
著
的
東
西
走
進
我
的
內
裏
便
成
了
死
亡
，

在
那
最
深
處
幽
冥
的
小
房
屋
裏
，
已
經
掛
満
了
我
鍾
愛
的
屍

體
，
包
括
一
位
少
年
軍
官
，
他
曾
經
因
爲
中
我
一
槍
，
流
血

過
多
，
死
了
。
」

在
人
的
律
法
的
世
界
，
絕
對
的
自
由
是
不
被
許
可
的
。

縱
使
「
可
寬
宥
的
罪
惡
」
有
限
度
的
被
許
可
，
然
亦
不
被
同

情
，
只
是
憐
憫
。
概
念
上
的
絕
對
自
由
是
一
個
名
詞
上
的
「

空
類
」
，
是
極
端
倫
理
合
理
化
的
理
論
支
柱
，
如
果
一
切
都

是
「
紅
紗」
影
像
的
擴
大
，
則
人
只
有
像
哪
吒
一
樣
，
退
縮
爲

倫
理
世
界
游
離
不
定
的
原
子
，
而
這
，
正
是
哪
吒
的
命
運
。

當
然
，
哪
吒
和
所
有
的
人
相
同
，
都
會
被
垂
憐
的
光
輝

照
射
，

在
人
和
人
的
交
通
中
，

獲
得
拯
救
的
訊
息
和
機
緣
。

但
哪
吒
拒
絕
了
它
：

「
師
傅
，
我
想
世
界
上
唯
一
瞭
解
我
的
只
有
你
罷
，
要

不
，
你
怎
麼
不
敎
我
任
何
事
情
，
只
敎
我
在
愁
煩
時
多
看
天

上
的
雲
呢
？
是
的
，
東
部
平
原
上
的
賊
子
們
眼
見
就
要
造
反

，
兩
個
哥
哥
正
摩
拳
擦
掌
打
算
一
展
身
手
。
後
城
的
窮
人
聚

集
在
低
矮
的
茅
屋
下
，
女
人
裸
露
著
手
胛
，
饑
餓
地
帶
著
色

悄
挑
逗
的
眼
光
閒
藹
，
自
稱
是
西
坎
崗
的
狐
狸
。
師
傅
，
我

害
怕
。
」「

唯
一
伴
著
我
的
生
命
是
四
氓
。
頸
腦
不
清
的
，
手
胛

獅
子
似
蜴
曲
的
，
臉
孔
可
厭
的
。
爲
了
厭
憎
，
我
倒
要

了
他

。
可
憐
的
四
氓
，
常
常
受
到
我
的
恐
嚇
，
有
時
在
惡
燥
無
聊

的
時
候
，
我
可
眞
是
以
恐
嚇
他
取
樂
的
。

…
…
我
喝
問
：
『

你
站
在
那
兒
幹
什
麼
？
』
他
說
：
『
我
想
陪
陪
你

'
^
4子
。

』
我
說
：

『
你
配
嗎
？
』
他
無
磬
地
哭
起
來
，
全
身
抖
顗
，

吶
吶
地
說
：

『
我
不
配
。
』
可
是
，

確
賀
無
疑
的
，
四
氓
是

配
的
。
單
瑁
他
能
在
我
跟
前
活
了
十
五
年
就
明
白
了
。
他
是

我
內
心
殘
缺
的
形
相
化
，
我
侮
不
了
他
。

」

哪
吒
是
恐
懽
的
，
「
對
我
而
言

，
天
上
飛
的
，
地
上
蕃

滋
的
，
都
是
太
美
的
負
荷
。
」
他
不
要
任
何
負
荷
。
他
寧
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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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憐
在
自
我
的
孤
獨
中
。
他
自
居
於
砷
的
位
置
，
卑
微
可
憎

厭
的
四
氓
是
不
配
的
，
儘
管
四
氓
樂
於
擁
抱
他
，
爲
他
受
過

。
氓
者
民
也
，
四
氓
應
是
四
民
的
象
微
。
他
是
帥
，
僅
管
他

的
殘
缺
使
他
跌
落
爲
人
，
他
仍
然
要
居
爲
砷
。
因
此
，
他
只

好
變
爲
非
神
非
人
的
「
砷
人
」
。
四
氓
的
殘
缺
給
了
他
救
贖

的
機
緣
，
他
原
可
不
必
窖
怕
，
和
他
兩
個
苻
哥
一
樣
，
投
身

東
部
平
原
的
事
件
或
其
他
，
用
面
對
更
大
的
殘
缺
來
銷
熔
自

我
的
小
殘
缺
。
而
他
沒
有
。
他
的
沒
有
，
來
自
他
的
尊
崇
。

這
是
哪
吒
第
一
度
救
贖
的
失
敗
。

九
彎
河
事
件
是
個
曖
昧
而
可
以
作
多
種
解
釋
的
事
件
。

「
在
我
焦
燥
不
安
到
了
極
點
的
時
候
，
赧
然
一
道
晃
晃
的
靑

色
影
子
像
冰
涼
的
手
一
樣
拂
過
我
發
熱
的
頸
。
我
開
始
渴
望

到
有
河
的
地
方
去
，
像
是
赴
一
個
老
早
就
部
備
好
的
約
會
。

」
九
彎
河
成
了
「
忘
憂
之
河
」
。
當

他
進
入
，
「
輕
如
蟬
翼

的
紗
巾
隨
水
波
飄
了
起
來
，
我
這
才
注
意
到
它
；
自
小
，
我

就
把
它
當
作
理
所
當
然
的
東
西
給
忽
略
了
。
我
忽
然
想
到
，

帶
著
它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。
當
河
水
浸
拍
到
我
的
胸
膛
，
紅
紗

巾
像
是
懂
得
我
心
意
的
自
動
離
開
了
與
我
身
體
的
聯
結

，
隨

水
波
飄
走
。
奇
怪
的
是
—
—

師
傅
，
在
與
它
分
離
的
一
霎
那

，
我
登
得
我
的
一
切
都
變
得
無
足
輕
重
，

我
長
久
的
憂
煩
都

隨
它
去
了
。
」

但
「
忘
憂
之
河
」
濤
樣
神
與
人
交
混
的
世
界
，
衝
突
仍

然
是
無
法
避
免
的
。
九
巒
河
事

件
，
只
使
哪
吒
甩
脫
了
「
紅

紗
巾
」
的
箝
制
後
，
突
出
的
「
靈
」
多
了
第
一
層
的
自
覺
I

「
我
知
道
，
我
將
付
出
代
價
。
」
這
個
代
價
就
是
I

「
我
是
個
罪
人
，
…
…

我
只
有
把
屬
於
你
們
(
父
母
)

的
肉
和
骨
都
歸
還
給
你
們
，
來
贖
我
內
心
的
自
由
。
」

這
是
哪
吒
第
二
度
的
救
贖
機
緣
，
他
的
「
絕
對
自
由
」

理
念
，

譔
他
栗
肉
栗
骨
，
斬
斷
了
鏖
世
的
牽
連
，
他
仍
然
沒

有
承
受
責
任
；
或
許
可
以
說
，
「
絕
對
自
由
」
使
他
逃
避
了

責
任
，
成
了
期
望
的
飄
浮
著
的
原
子
。

但
是
，
太
腸
畢
竟
因
其
照
烷
而
存
在
，
飄
浮
的
原
子
是

不
可
思
議
的
空
類
。
他
得
到
最
終
的
自
由
，
但
仍
哭
泣
，

「

忍
不
住
的
眼
淚
使
我
還
想
加
入
到
世
間
的
不
完
美
裏
去
」
，

但
他
並
未
眞
的
走
進
世
間
的
不
完
美
，
他
只
是
要
求
，
「
在

那
條
我
犯
了
罪
的
河
裏
，
誰
我
變
成
自
開
自
落
的
理
花

」
，

而
他
眞
的
成
了
蓮
花
。
「
漸
漸
地
，
太
乙
的
左
眼
亮
起
了
－

朶
端
麗
的
蓮
花
，
右
眼
也
亮
起
了
另
一
朶
，
可
是
在
心
中
，

不
偏
不
倚
地
它
們
合
倂
成
一
朶
，
在
永
生
的
池
過
」
。
而
這

是
哪
吒
第
三
度
拒
絕
了
救
贖
。
他
的
怯
懦
最
後
選
擇
的
只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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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途
l
l

「
物
化
」
成
沒
有
知
覺
的
生
物
，

而
仍
和
他
的
歷

史
保
持
連
繫
l__ 

在
他
犯
了
罪
的
河
裏
。

哪
吒
的
拒
絕
救
贖
，
只
使
人
想
到
祈
克
果
的
拒
絕
救
贖

，
想
必
祈
克
果
在
家
庭
、

祉
會
、

神
的
三
階
段
脫
離
過
程
中

，

有
著
和
哪
吒
相
同
的
苦
楚
吧
！

哪
吒
的
生
命
，

所
能
告
訴
我
們
的
是
l
_

無
論
人
的
內

面
或
外
面
，

人
是
他
自
己
歷
史
中
的
自
己
。
或
許
人
爵
的
是

孤
獨
的
，

生
命
的
狼
犬
總
是
追
綜
著
自
己
的
歷
史
軌
跡
前
來

、

咬
噬
；

哪
吒
一
直
在
逃
，

他
選
擇
的
是
成
爲
固
定
下
來
的
「

物
」
，

不
再
流
變
，

再
無
歷
史
。

如
果
，

奚
淞
要
告
訴
我
們
的
是
這
些
，

那
麼
，

我
們
的

選
擇
可
能
是
寧
願
啡
哪
吒
未
曾
出
生
。
因
爲
，

哪
吒
什
麼
也

沒
有
告
訴
我
們
。
哪
吒
只
是
他
自
己
，

他
從
未
和
自
己
以
外

的
人
類
交
通
，

雖
然
東
部
平
原
和
後
城
那
麼
需
要
他
。

個
人
歷
史
的
獨
特
絕
不
包
括
集
脫
的
普
遍
，

在
相
對
的

世
間
，

那
裏
去
找
絕
對
的
自
由
？
如
果
不
是
挫
骨
揚
灰
，

狼

犬
怎
能
逃
避
？

因
此
，
哪
吒
不
能
繼
被
逃
跑
。
他
需
要
的
是
1

囘
頭

1

將
狼
犬
擊
跑
！
他
如
果
囘
頭
，

可
能
還
會
驚
訝
的
發
視
，

在
他
身
後
追
琮
已
久
的
狼
犬
，

不
過
是
「
精
胂
白
蓮
敎
」
的

一
隻
紙
犬
而
已
。

孩
子
I
·

讓
我
們
走
出
去
！

如
果
生
命
只
是

i
齣
鬧
劇
，
如
果
輿
旺
的
背
面
總
是
蹈

藏
著
衰
敗
，

那
麼
我
們
還
要
不
要
走
出
那
扇
家
裏
的
大
門
？

或
許
，

這
個
似
是
而
非
的
問
題
只
不
過
是
個
「
假
問
題

」
，
就
如
同
「
永
恆
」
的
概
念
可
能
只
是
個
「
空
的
概
念
」

。
「
永
恆
」
的
背
面
絕
對
是
不
會
只
有
「
虛
無
」
的
吧
！

但
是
，

奚
訟
所
要
告
訴
我
們
的
，

就
是
個
這
樣
的
問
題

。
「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」
，

隨
著
花
的
盛
開
，
必
然
會
「
召
來

幾
隻
有
氣
無
力
上
下
翩
飛
的
蛾
蝶
和
一
羣
浮
游
的
白
蟻
」
，

這
是
律
則
丨
—

興
旺
中
早
已
佈
下
朽
敗
的
種
子
。
但
怕
什
麼

呢
？
扶
桑
花
朽
燜
了
，
它
不
曾
因
此
而
死
去
，
它
只
是
消
逝

，
它
的
種
子
仍
然
留
在
，

它
會
在
枯
燼
中
再
度
蓬
勃
，
別
的

扶
桑
花
也
仍
蓓
會
燦
爛
熱
鬧
的
每
年
繼
繽
不
斷
的
鬧
下
去
。

眞
的
，
奚
崧
在
怕
什
麼
呢
？

「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」
借
花
喻
人
，
叱
染
的
是
一
個
祉
會

自
我
割
離
的
家
族
。
他
們
高
高
的
在
上
面
存
在
著
，
追
求
自

我
的
尊
崇
，
他
們
和
所
有
家
族
一
樣
，
有
盛
有
衰
。
但
這
個

高
高
在
上
的
家
族
，
由
於
他
們
太
高
了
，
失
去
泥
土
的
給
養

，

他
的
後
代
便
只
能
奔
逃
，
寧
願
終
止
家
族
的
延
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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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大
志
的
家
是
這
樣
子
的
：

「
這
棟
日
式
公
家
房
子
，
在
光
復
初
年
還
算
是
頗
爲
幽

雅
的
住
宅
，
如
今
却
像
是
破
落
得
無
可
救
藥
了
。
透
過
玄
隗

上
那
扇
再
三
修
補
過
的
未
經
磨
砂
玻
璃
拉
門
，
可
以
看
見
牆

外
電
線
桿
上
的
－
燕
路
燈
，
明
昧
照
在
院
角
的
扶
桑
花
上
；

紅
花
半
開
半
謝
，
吊
吊
垂
垂
，
召
來
幾
隻
有
氣
無
力
上
下
翩

飛
的
蛾
蝶
和
一
羣
浮
游
的
白
蟻
。
」

費
大
志
的
父
親
費
曉
樓
，
在
他
興
旺
的
時
期
，
費
大
志

的
印
象
是
：

「
；
：
那
些
少
年
苦
嗩
嗩
書
以
求
上
進
的
情
況
，
那
些

事
業
高
峯
壯
年
時
代
的
歷
史
，
那
些
初
涉
歡
場
宴
遊
不
侮
大

雅
的
笑
話
，
還
有
對
記
憶
中
故
國
家
鄉
美
景
、
美
食
越
漸
誇

張
起
來
的
描
述
。
當
然
，
吊
掛
在
嘴
上
的
，
是
某
次
在
廠
將

桌
上
罕
有
的
輝
煌
勝
利
…
…
這
些
故
事
笑
話
與
定
了
我
對
生

活
，
對
爸
爸
過
去
的
一
些
概
念
，
也
成
爲
我
們
家
人
共
享
天

倫
的
一
部
份
。
」

費
曉
樓

一
生
作
了
不
少
別
人
稱
讚
的
事
，
別
人
都
說
：

「
費
老
，
眞
是
要
得
。
」
然
而
，
到
了
最
後
一
年
，
費
曉
縷

「
却
是
肉
體
和
糖
神
都
處
在
一
種
不
可
挽
囘
衰
敗
侵
蝕
中
的

老
人
」
。

他
狂
熱
地
愛
上
甜
食
，
爲
了
妻
子
偶
一
次
忘
記
帶
囘
山

楂
糕
，
而
認
爲

＇
「
全
家
沒
有
一
個
人
眞
正
關
心
他
」
，
在
自

覺
地
走
向
死
亡
的
過
程
中
，
費
曉
摟
「
深
深
地
恐
爟
了
」
。

他
覺
得
「
一
切
都
沒
有
意
思
，
不
知
道
究
竟
少
了
些
什
麼
，

我
突
然
凳
得
我
這
一
生
也
都
沒
有
意
思
。」

面
對
死
亡
的
焦
燥
不
安
，
對
過
去
的
歷
史
全
盤
否
定
。

費
曉
摟
在
追
憶
黃
山
景
色
的
詩
裏
有
「
獨
自
莫
免
欄
」
的
詩

句
，
一
種
異
地
的
蕭
索
、
畏
懽
、
哀
痛
，
可
能
是
終
生
使
他

感
到
苦
楚
的
吧
！

費
曉
樓
那
種
具
有
高
尙
肚
會
苯
礎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對
他

的
女
兒
費
艷
華
，
可
能
有
很
多
的
啓
發
。
她
的
那
種
世
事
不

當
眞
的
虛
張
虛
致
，
對
她
父
親
之
死
的
那
種
第
三
者
眼
光
，

她
的
那
種
對
低
下
人
等
的
猖
猞
作
態
。
或
許
，
這
就
是
這
個

曾
緹
興
旺
過
的
家
族
失
去
土
地
給
義
的
根
塬
。

然
而
在
那
個
有
更
多
自
覺
的
費
大
志
身
上
，

顯
然
費
曉

椴
的
投
影
被
作
了
新
的
形
變
。

費
大
志
是
要
反
叛
的
，
他
的
退
學
，
曾
造
成
與
父
親
的

嚴
重
衝
突
，
一
向
在
父
親
權
威
和
母
親
呵
護
下
「
最
乖
最
驄

話
」
的
費
大
志
，
當
他

一
開
始
了
追
求

「
自
由
」
的
「
反叛

」
後
，
他
就
被
這
種
形
而
上
的
空
概
念
所
牢
寵
，
他
專
一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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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念
世
界
中
，
把
活
潑
現
賞
的
人
生
斬
斷
了
。
他
彷
彿
「
在

不
稱
適
的
空
間
裏
轉
側
，
欠
伸
，
時
刻
要
走
出
來
，
却
又
猶

疑
不
定
」
。

整
個
人
格
的
塑
型
，
在
費
大
志
是
怯
懦
的
抗
辯

，
「
浩

漫
的
人
羣
車
輛
啊
，
捲
動
者
，
延
展
著
，
推
挨
著
，

逐
漸
擠

攏
向
一
條
大
路
，
忽
又
偏
散
向
另
一
條
街
道
。
彷
彿
是
一
股

不
可
限
制
的
力
要
擴
張
，
佔
領
這
空
間
。
我
突
然
害
怕
起
來

，
哭
泣
並
抖
索
起
來
，
我
同
時
臻
奇
地
發
現
我
哭
翌
幼
稚
得

可
笑
。
」

費
大
志
害
怕
那
「
力
」
要
吞
暎
他
，
而
他
的
父
親
是
已

經
被
吞
噬
了
的
＇
~
「
而
當
我
坐
在
紮
滿
菊
花
的
靈
車
上
，

一
手
扶
持
著
棺
木
，
一
面
注
視
這
個
城
市
的
風
景
時
，
確
箕

的
，
我
是
感
覺
到
爸
爸
在
我
的
內
心
裏
害
怕
，
啼
哭
起
來
的

啊
！
」
因
爲
他
的
父
親
不
曾
有
過
和
他
一
樣
的
叛
逆
和
嘗
試

逃
脫
「
力
」
的
追
索
，
他
對
父
親
反
倒
哀
憐
了
起
來
i

「

別
人
或
許
會
敬
悼
爸
爸
有
如
一
個
長
者
，
而
我
却
哀
慟
爸
爸

只
是
一
個
來
不
及
長
大
的
孩
子
，
來
不
及
辨
明
這
個
世
界
，

辨
明
生
命
的
目
的
和
理
想
，
就
被
歲
月
攫
走
了
」
。

因
此
，
費
大
志
便
決
定
不
要
子
嗣
了
1

「
大
志
看
到
醫
院
的
診
察
報
告
書

，
便
咬
牙
切
齒
地
說

：
『
怎
麼
可
以
譔
一
個
原
來
不
要
的
孩
子
生
活
在
這
個
世
界

裏
。
』
他
說
：
『
這
種
惡
性
循
環
要
到
什
麼
時
候
才
免
休
。

』
他
說
：
『
人
活
着
眞
是
骯
髒
，
怎
麼
掙
扎
着
想
清
洗
自
己

，
却
只
是
繼
躋
把
乾
淨
的
東
西
弄
髒
了
。
』
他
說
『
我
不
能

負
這
腹
中
嬰
兒
的
賓
任
。
』
他
說
…
…
」
。

可
是
，
懷
孕
已
過
了
三
個
月
，
墮
胎
會
造
成
母
體
的
危

險
，
大
約
只
剩
愛
慾
的
戥
大
志
便
更
加
的
苦
楚
了
。
一
種
歇

斯
底
里
的
冥
想
便
隨
之
產
生
了
，
他
願
深
深
的
進
入
妻
子
的

裏
面
，

「
我
將
牽
着
那
小
小
嬰
兒
的
手

，
帶
他
走
出
那
溫
暖

、
潮
濕
和
黑
暗
」

，
和
那
嬰
兒
蹭
踞
在
藏
宿
著
他
童
年
的
屋

裏
窖
洞
裏

，
看
著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下

，
油
漆
剝
落
的
大
門
，

那
暗
夜
裏
，
冷
冷
的
紅
。
然
後
，
他
將
如
此
鄭
重
地
和
那
織

小
的
孩
子
商
痲
：
「
我
們
要
走
出
去
嗎
？
」
「
我
們
一
定
得

走
出
去
嗎
？
」

縱
使
這
樣
的
結
局

，
仍
可
以
看
出
，
費
大
志
不
願
替
別

人
作
任
何
決
定
。
因
爲
，
他
的
倫
理
世
界
不
要
爲
任
何
人
負

袞
任
，

茜
至
於
包
括
了
那
蠕
動
中
的
半
生
命
。
他
仍
要
和

他

商
輩
。費

大
志
詭
辯
的
，
敬
辣
的
個
人
世
界
，
它
本
欲
帶
來
的

是
每
一
個
個
人
都
有
絕
對
自
由
的
世
界
，
但
最
終
它
却
只
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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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一
個
無
生
物
的
世
界
；
理
性
與
非
理
性
，
貲
在
與
不
貲
在

，
兩
樣
的
極
端
，
所
隊
的
距
離
可
能
不會
超
過
一
張
紙
的
厚

度
吧
！假

問
題
和
假
解
藥
。

在
人
的
世
界
裏
，
有
著
太
多
的
難
局
，
因
而
姦
生
了
許

多
問
題
；
在
所
有
的
問
題
中
，
「
眞
問
題
」
與
「
假
問
題
」

常
常
料
葛
難
分
，
但
，
無
論
如
何
，
眞
假
問
題
的
分
辨
和
研

求
，
純
粹
的
理
念
世
界
探
索
，
或
逕
將
理
念
世
界
形
相
化
，

可
能
都
無
法
眞
的
提
出
解
藥
。

我
們
害
怕
，
想
出
的
解
藥
如
果
只
是
無
偈
的
營
養
劑
還

好
，
如
果
它
竟
是
：
…

·
O

佛
從
世
間
來
，
還
從
世
問
求
，
箕
正
的
人
底
難
局
，
它

的
解
藥
，
恐
怕
不
在
理
念
世
界
，
而
是
在
眞
正
的
人
底
世
界

吧
！

笑
崧
的
兩
篇
作
品
，

「
封
神
榜
裏
的
哪
吒
」
，
借
紳
喻

人
，
事
賀
上
則
是
人
的
砷
化
，
最
終
的
結
果
不
是
成
神
，
却

是
成
物
。

「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」
，
借
花
喻
人
，

它
的
結
論
是

人
不
要
爲
人
。

哪
吒
的
倫
理
世
界
，
費
大
志
的
倫
理
世
界
，
都
是
封
閉

的
｀
游
移
的
、
非
人
的
原
子
世
界
。
他
們
的
世
界
是
，
在
世

界
中
只
有
一
個
原
子
的
存
在
，
因
爲
他
們
甚
至
於
排
斥
了
原

子
碰
摘
的
可
能
。
他
們
詭
譎
的
辯
稱
是
將
一
切
嚻
括
在
理
性

與
個
人
的
範
疇
中
進
行
的
。
這
正
是
前
期
存
在
主
義
的
遣

緒
。

但
畢
竟
，
如
果
一
種
假
設
，
它
的
最
後
被
推
演
成
不
可

能
時
，
那
樣
的
假
設
便
成
了
假
的
假
設
。
它
便
成
爲
不
可
思

議
的
虛
幻
世
界
。

世
界
是
這
樣
構
成
的
丨
—
同

中
求
異
則
異
有
無
限
多
，

異
中
求
同
則
同
也
不
少
於
異
1

在
倫
理
世
界
這
樣
的
世
故

法
則
尤
其
明
顯
。

．

讀
完
了

「
封
砷
榜
裏
哪
吒
」
和
「
盛
開
的
扶
桑
花
」
，

深
深
感
悟
到
心
的
空
塞
，
而
文
學
不
是
爲
求
窒
塞
而
生
的
。

化
成
一
朶
埋
花
的
哪
吒
，
和
在
地
窖
裏
蹲
踞
的
賚
大
志
，
我

許
不
會
有
這
樣
的
體
驗
吧
！

奚
淞
作
爲
一
個
作
家

，
他
的
超
過
兩
篇
作
品
所
代表
的

成
熟
度
顒
示
了
無
可
限
暈
的
才
華
。
奚
淞
是
可
以
被
期
許
的

，
更
多
的
投
身
在
賀
際
生
活
中
，
從
生
活
中
對
倫
理
世
界
的

相
互
責
任
以
及
背
負
責
任
的
重
擔
多
一
層
體
驗
，
多
一
番
洗

禮
，
那
麼
更
開
闊
的
，
更
深
遠
的
世
界
，
但
會
展
現
在
我
們

眼
前
°
(
原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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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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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)




